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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2期新闻稿：我为什么相信我所相信的中国革
命
 

《天际线》刘红杰（中国）作于2021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去年年底，一位同事给我写了封信抗议我写的一些中国相关文章，特别是2023年最后一期新闻稿。本
篇新闻稿是我对这封信的回复。

**

中国局势让左派惊慌失措。很高兴您直接向我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2-2024-zhongguo-shehuizhuyi/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2-2024-zhongguo-shehuizhuyi/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newsletterissue/economic-outlook-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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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们处在一个相当危险的时代。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日趋紧张，全世界由此面临1991年
以来最严重威胁。乌克兰战争和加沙的种族灭绝就说明了我们面临的危险。在此期间，我担心美国试
图使伊朗卷入冲突，以色列威胁要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紧张局势，然后促使德黑兰迈出引发美国轰
炸伊朗的一步。针对中国的“新冷战”将把这些冲突推向新高。台湾已然成为杠杆。我希望头脑清醒
者占上风。

众所周知，所有社会主义社会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形成于阶级斗争过程。中国也不例外。你忆及
比尔·辛顿的《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8—1989》一书出版于1990年。在比尔2004年去世前一年左
右，我曾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与他多次讨论中国问题。在美国，没有人像比尔和他的整个家族（包括
曾在中国致力于奶牛养殖现代化的妹妹琼和妹夫希德·恩格斯特）那样了解中国，当然还有他们的朋
友伊莎贝尔·克鲁克、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以及后来的翻译家、哈里·德克斯
特·怀特的女儿琼·平卡姆（译者注：琼·平卡姆著有《中式英语之鉴》一书，哈里·德克斯特·怀
特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助理、财政部首席国际经济学家、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美方代表）。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人们对中国惊恐不安。几十年前我去中国的时候，农村地区的贫困让我不
解。但同时，我也震撼于一个民族的尊严，这个民族深受伟大斗争历史的鼓舞，而1949  年中国革命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获得胜利，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尔坚守毛泽东思想，
清楚认识到社会主义事业的矛盾，他在《对镜猜谜：中国革命的美国观》（Through  a  Glass  Darkly:
U.S.  View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一书中对此有所论述。

在江泽民（1993—2003年）和胡锦涛（2003—2013年）时期，贫富差距已经很大。在《贫穷国家：全
球南方的可能历史》（Poorer Nations: A Possible History of the Global South，2013年版）一书中，我还
是带着某种悲观情绪论述了中国革命，尽管我深知在贫穷国家（自革命在西方失败以来，继俄罗斯之
后，唯一可以尝试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几年后，我读到了傅高义（Ezra
Vogel）对邓小平的精彩评价：《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2011年
版），该书将邓小平  1978年的决策置于整个革命进程的背景之下。这本书让我更加了解邓小平的改
革。我从中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邓小平要正视经济停滞问题，让市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
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会在社会主义中陷入绝望。中国必须开创新路。当然，邓小平的改革转向借
助市场之力，有可能会招致危险局面。比尔的悲观正是对这一现实的回应。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wenhua-zongheng-1-the-ukraine-crisis/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newsletterissue/palestine-3-humanitarian-pause/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the-united-states-is-waging-a-new-cold-war-a-socialist-perspective/
https://monthlyreview.org/product/great_reversal/
https://monthlyreview.org/product/through_a_glass_darkly/
https://monthlyreview.org/product/through_a_glass_darkly/
https://www.versobooks.com/en-gb/products/2292-the-poorer-nations
https://www.hup.harvard.edu/books/978067472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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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画”作品之一，射阳县农民画院（中国江苏）作于2017年

到  20世纪90年代末，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刊在内的各方开始讨论如何发动群众来解决日益严重的贫富
分化和贫困问题。在  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宣布了“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用“三农”这个新词来指农业、农民和农村地区。这一任务旨在通过
国家投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发展合作医疗，同时摒弃医疗市场化。从2009年起，
新医改在全国范围内摒弃市场化路线。我感兴趣的是，这场运动由群众而发，而非官僚主义驱动，成
千上万的中共干部参与推进这项任务。这是十年后扶贫攻坚战的先行先试。

随着任务铺开，我非常感兴趣的是，拥有“红色资源”的地方（如广东省的海陆丰革命老区，位于中
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的核心地带）都被列为重点行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并没有关注
这些新变化，他们专注于中国的太平洋海岸线，而非研究中国内陆农村的状况，除了伊丽莎白·佩里
教授和《中国农村发展政策：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Exploring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2009）一书的作者苏敏子（音）教授等少数真诚之士。而大多数中国问题
评论家都忽视了这些少数例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中国共产党更具活力，并默契形成与纯自由市场力量相抗衡之势，由此产生的
动力助推习近平在2012年底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农村地区的关注来自于他在中国西北欠
发达地区度过的部分青年时光，以及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经历，当时宁
德是福建省最贫穷地区之一。习近平在这一时期的领导力得到广泛认可的一点是，他帮助该地区减少
了贫困，改善了社会指标，使年轻人不那么容易流向城市。

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elizabethperry/files/managed_campaigns_-_proofs.pdf
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elizabethperry/files/managed_campaigns_-_proofs.pdf
https://www.jnr.ac.cn/EN/10.31497/zrzyxb.20230801
https://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09-04/27/content_7720450.htm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ilh76658CDAxX0k1YBHXXSBjkQFnoECAsQAQ&url=https%3A%2F%2Fthetricontinental.org%2Fstudies-1-socialist-construction%2F&usg=AOvVaw2NW9JnUZSEssys6ihvSEcI&opi=89978449
https://scholar.harvard.edu/elizabethperry/home
https://www.rienner.com/title/China_s_Rural_Development_Policy_Exploring_the_New_Socialist_Countryside
https://www.rienner.com/title/China_s_Rural_Development_Policy_Exploring_the_New_Socialist_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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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需要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吗？2005年，习近平在浙江湖州提出了“两山”理论，即经济
发展和生态建设必须齐头并进。从 2013 年到 2020 年，中国的颗粒物污染下降39.6%，平均预期寿
命延长两年，就是最好的证明。2023年，习近平宣布新生态战略，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其中
包括农村环境整治计划。

你的一些说法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现在的一项国家政策是强制返乡”，我认为这值得特别思考，
因为它是更广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一部分。诚然，自2017年以来，习主席一直在谈论乡村
振兴的必要性，各省（如广东）也确实制定了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去的行动计划，并参与其中，使农村
像城市一样具有吸引力。不过，这不是靠强制手段，而是靠创新方案。

《马与牧人系列 3》张海龙（中国）作于2022年

青年处于这些计划的前沿，其中许多人是作为扶贫攻坚战政策的一部分而下乡的300 万干部（值得注
意的是，有  1800名干部在执行扶贫攻坚任务时牺牲）。中国农村地域辽阔，习近平和毛泽东一样，
对党员体验中国农村现实的重要性非常敏感，他本人在“文革”期间也被派往中国西北农村。2002
年，习近平在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
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中国在政策中也映现这种态度。很多在体制内工作的党员  在

http://english.scio.gov.cn/topnews/2018-05/08/content_51175998.htm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ved=2ahUKEwii8oSv7cCDAxXblFYBHdhMD58QFnoECBgQAQ&url=https%3A%2F%2Fepic.uchicago.edu%2Finsights%2Fchina-has-quickly-and-sharply-reduced-pollution-since-enacting-strict-policies%2F&usg=AOvVaw0m7otzDy5O5UwG9TZ267Nu&opi=89978449
https://english.www.gov.cn/news/202307/19/content_WS64b71e58c6d0868f4e8dde72.html
https://www.atlantis-press.com/proceedings/hsmet-19/125913719
https://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5/0214/c1001-265674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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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呆一段时间不好吗？如果你想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现实，那就不是坏事。

过去十年间，我曾多次去中国，足迹遍布城乡。习近平推行的双循环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政
策推动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一直在与多位学者合作，依托他们各自的领域，从实证角度详细了解
中国的各项努力。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工作的基础，其中一些成果发表在《文化纵横》国际版上，还
有一些发表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关于中国消除极端贫困的研究报告中。这是政治宣传吗？我希望不是。
我希望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能够对其进行理论评估。革命完美吗？并非如此。
但它需要的是了解，而非陈词滥调。在西方，谈到中国，陈词滥调比比皆是。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3/19/c_139820126.htm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wenhua-zongheng/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studies-1-socialist-construction/
https://www.brasildefato.com.br/2019/11/26/a-letter-to-intellectuals-who-deride-revolutions-in-the-name-of-p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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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画家》阿布都克里木·纳斯尔丁（中国）作于1995年

例如，关于中国穆斯林（2500万，占中国总人口的1.8%）受压迫的指控。记得  2000年代我在中亚，
当时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对该地区产生了严重影响，包括通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办事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ranian-studies/article/abs/jihad-the-rise-of-militant-islam-in-central-asia-ahmed-rashid-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2002-isbn-0300393454-xviii-281-pp-index-appendix-glossary-maps/C5A0D7316D1AF5F32CE21188D4134C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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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IMU制定了接管整个新疆地区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维吾尔族人转而支持朱玛·纳曼干尼
（译者注：IMU创始人之一）领导的原因。

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者（如生前是基地组织舒拉委员会成员的买买提明·买买提）领导的“突厥斯坦
伊斯兰党”（Turkistan Islamic Party，2008年由“东伊运”更名）就是在与基地组织的往来中成形。公
共场所爆炸事件趋于司空见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不例外。艾买提·亚库甫（化名阿卜杜勒·沙库
尔·特基斯塔尼）于 2010年从买买提明·买买提（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爆炸案策划者）手中接过
领导权，他对2008年和2011年的喀什恐怖袭击以及  2011年的和田恐怖袭击负责。2013年，该组织转
移到叙利亚，我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遇到了他们中的几个人。他们现在的基地在伊德利卜，是基地
组织在当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他们的特点：不是单纯的突厥民族主义，而是基地组织式的伊斯
兰原教旨主义。

当时，可以采取几种方法来应对暴乱。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倾向于使用暴力，包括袭击怀疑由这
些暴乱分子控制的地区，并展开大规模逮捕，其中一些人最终被关押在美国管理的黑牢。包括买买提
明·买买提和艾买提·亚库甫在内的许多叛乱分子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区遭到美国无人机袭
击而丧生。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并没有这么做。几年前，我曾采访过“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
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的前成员，他们已经远离暴力和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组织是
备受争议的奎利亚姆基金会（总部设在伦敦），由诺曼·贝诺特曼等人领导，沿用了埃及“忏悔”计
划和阿尔及利亚  “和解”计划的方法。这些计划主要试图采用认知和行为两种方法来去激进化（分
别是改变意识形态和停止暴力）。前利比亚圣战分子急于在利比亚（失败）和西方（他们中的许多人
在西方重新定居）采用这种方法，而不是采用有针对性的暴力和大规模逮捕。但他们遭到了拒绝（德
国除外，该国于 2012 年制定了“哈亚特计划”）。西方所选择的暴力方式的问题在于将所有穆斯林
妖魔化，而不仅仅是试图将那些卷入有毒政治的穆斯林去激进化。

就中国而言，政府并没有对新疆的激进组织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动正面战争，也没有将所有穆斯林妖魔
化，而是试图开展各种形式的去激进化活动。回顾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中国共产党于 2019 年在北京
举行的会议有助于我们了解，该会议以《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
（2018—2022年）》为基础，力图使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个项目很有意思，尽管存在不够
清晰的问题。伊斯兰教中国化是项目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使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于
现代世界来说，后者是一种明智的社会学方法：使广义上的宗教与现代价值观相容，就中国而言，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反对性别歧视）相一致。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ranian-studies/article/abs/jihad-the-rise-of-militant-islam-in-central-asia-ahmed-rashid-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2002-isbn-0300393454-xviii-281-pp-index-appendix-glossary-maps/C5A0D7316D1AF5F32CE21188D4134C73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untries/2022-08-31/ANNEX_A.pdf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21/4/20/the-quilliam-foundation-has-closed-but-its-toxic-legacy-remains
https://www.ipinst.org/wp-content/uploads/publications/a_new_approach_epub.pdf
https://home-affairs.ec.europa.eu/networks/radicalisation-awareness-network-ran/collection-inspiring-practices/ran-practices/family-counselling-hayat-deutschland_en
https://www.chinalawtranslate.com/islamsinifcationplan/
https://www.chinalawtranslate.com/islamsinifcation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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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刘小东（中国）作于2012年

前者更难理解，我还没有真正领会。说到宗教必须符合现代价值观，尤其是社会主义价值观，我完全
赞同。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是禁止某些习俗（如法国禁止戴头巾），还是与宗教团体领袖（他们往往
是最保守的）展开辩论和讨论？当面对根源在国外（如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甚至叙利亚）而非国内
（如新疆的矛盾）的暴乱时，我们该怎么办？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但美国国务院及其亲信（包
括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情局总部附近为更可疑的“智库”工作的可疑人士）推崇的种族灭绝等荒谬
言论，不能成为我们左翼内部讨论的定义。我们需要对当前的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样才不会陷入
拜登-内塔尼亚胡的提问路线，即归结为“你是否谴责哈马斯”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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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的母亲》唐小禾、程犁（中国）作于1984 年

您在邮件中写道：“毫无疑问，过去几十年来，普通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
高”。事实上，所有数据——以及我自己的旅行所见——都表明，不仅城市居民“尤其”如此，全国
各地都是如此，而且在中国最西部和最北部地区也日益如此。例如，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中国的
年实际工资增长率为4.7%，远远高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当然也高于印度（1.3%）和美国（0.3%）。
从2013年到2021年的短短八年间，中国4.98亿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超过72.6%，而 9.14
亿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3.5%.在此期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了5%，农村居民可
支配收入增速连续十二年（2009-2021 年）超过城镇居民。

2012年至2020年，定点扶贫使9899  万农村人口摆脱极端贫困，使每一个极端贫困家庭都得到救助。
在这一创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基层干部培训和发展与数字技术相结合，从而提升了地方的现代治
理能力，使党员干部能够更准确、更高效地为人民服务。

https://www.jstor.org/stable/48681596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6014820880316778&wfr=spider&for=pc&searchword=%E8%BF%9E%E7%BB%AD%E5%8D%81%E4%B8%89%E5%B9%B4%E5%86%9C%E6%9D%91%E5%B1%85%E6%B0%91%E6%94%B6%E5%85%A5%E5%A2%9E%E9%80%9F%E8%B6%85%E5%9F%8E%E9%95%87
https://mp.weixin.qq.com/s/romvL25fUUUo83lLTaWd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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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使用不包括公共服务的基尼指数（忽略农村房屋租金补贴等项目），印度的收入不平等程
度比中国高 24%。

那些研究中国贫富分化数据的人往往关注中国的亿万富翁。这一点明显体现在你的邮件中，邮件指出
中国“充斥着国家补贴所产生的百万甚至亿万富翁”。事实上，中国的超级富豪阶层正在崛起，其中
许多人“投资海外”。当然，改革时代为一些人致富创造了社会条件。然而，这一数字正在下
降：2023  年，在全球2640名亿万富翁中，中国约有562人，低于上一年的607人。在参加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2296名代表中，只有18名是私营企业高管，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小企业，少
于2012年参加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34人。

如您所知，习近平在2021年提出了“共同富裕”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 1953年首次使用的词汇），
让许多亿万富翁感到震惊。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寻找出路（如你所说的“海外投资”）。然而，中
国有非常严格的资本管制，只允许向海外汇款50000美元。过去几年，一系列非法活动已经开始，帮
助富人转移资金，包括通过管制较宽松的香港地区。但国家在打击腐败的同时，也一直在打击这种行
为。2023年8 月，警方逮捕了上海一家移民公司负责人，该公司为非法转移外汇提供便利。马云（金
融科技公司蚂蚁金服集团）、许家印（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和包凡（投资银行华兴资本）受到的
压力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目前对亿万富翁的立场。

您写道，虽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社会主义并未提上中国的议程”。如果不是中国共产
党推行的社会主义议程，中国如何能够消除极端贫困并降低贫富差距，尤其是在全球不平等加剧的时
期，而资本主义的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区的社会民主议程却未能取得这些成就？正如我们在
新冠大流行期间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大型银行由国家控制，这样就能有效地管理大规模资本，从而
解决社会问题。当然，中国的阶级斗争仍在继续，这种阶级斗争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拥有多达9800万
党员）。

https://www.forbes.com/sites/russellflannery/2023/04/04/the-10-richest-chinese-billionaires-2023/?sh=62b6f8515ddd
https://www.forbes.com/sites/russellflannery/2023/04/04/the-10-richest-chinese-billionaires-2023/?sh=62b6f8515ddd
https://www.ft.com/content/c6ea87de-8b25-43b3-bf9a-f59c1bd1e040
https://www.caixinglobal.com/2021-10-19/full-text-xi-jinpings-speech-on-boosting-common-prosperity-101788302.html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8-10/shanghai-police-arrest-head-of-immigration-firm-on-forex-crimes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studies-2-coronavirus/


11

《当风吹过夏天》王紫华（中国）作于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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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仅给出一些事实厘清我们的讨论，还努力将这些事实与我认为最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
来。根据这一理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植根于阶级斗争）在曲折
中发展，是一种反反复复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往往因迫切需要提高贫穷国家的生产力而更加突
出。重要的是要伴随着这种进程，而不是采取全知全能的立场。

 

热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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